
媒體披露，二○○
九年度票房排列前四十
名的國產電影中，三十
一部有 「煙癮」， 「涉
煙鏡頭」高達五百二十
四個，累計耗時一個多

小時。而同年度收視率最高的三十部國產
電視劇中，則二十八部有 「煙癮」， 「涉
煙鏡頭」二千五百六十一個，令觀眾被動
觀看 「吸煙」達八小時之久！

國產影視劇創作竟然絕大多數 「煙癮
成性」！而這些 「涉煙」影視劇對觀眾尤
其年輕觀眾產生的誨 「癮」誨 「導」功效
，又往往是顯而易見的。相關疾控機構的
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約半數青少年煙民表
示，乃通過觀看影視作品中的吸煙鏡頭後
嘗試吸煙，且最終成為煙民。與此相仿的
情形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三分之一的
好萊塢影片蓄意植入某些世界名煙商標，
每年前二十五部最賣座的好萊塢電影中，
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片子存在 「涉煙鏡頭」
，以至出現了某種 「明星吸煙效應」，令
許多本不吸煙的青少年因崇拜明星而自願
加入了 「影視劇吸煙培訓班」。

中國既是 「煙草大國」，更乃 「煙民
大國」。據統計，儘管社會各界為戒煙努
力良久，但目前全國仍有三億以上執迷不
悟的煙民，而遭受其二手煙危害的人群更
高達七點三八億之眾，即有半數多的國人
正慘遭煙毒的侵染與謀殺。難怪有很多媒

體宣稱中國控煙已遭到全面失敗。而對於控煙的完敗，那
些 「煙癮成性」的影視劇應屬功莫大焉！因為對於廣大觀
眾尤其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觀眾而言， 「涉煙」影視劇對其
產生了類似 「溫水煮青蛙效應」，即他們置身噴雲吐霧的
影視氛圍中，由於編導們營造的 「水溫適度」的緣故，以
至樂在其中的觀眾並無任何異樣感覺，但隨着煙毒的悄然
瀰漫和入侵，許多觀眾甚至還在優哉游哉地安享 「涉煙」
影視營造的 「舒適」與 「溫馨」，可一旦等到其感覺到
「煙癮」的毒害，或漸漸感到無法忍受，終於想到要奮力

一 「戒」以逃命時，卻發現早已為時太晚。
其實，全民控煙不止從透支健康的視角權衡存在緊迫

性，即便從經濟績效的視角考量，同樣急需。有專家表示
，二○○五年因吸煙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成本高達二千五百
二十六億元，直接令當年百分之一點四的GDP蒸發殆盡
，可當年煙草業所創利稅為二千四百億元。而二○一○年
煙草業創下的負效益，更是攀升到了六百多億元之巨。正
因如此，當今許多國家才明令將煙草產品列入 「禁止做廣
告」的商品行列，可 「煙癮成性」的影視劇則相當於為煙
草產品做了宣教功效強大的免費廣告！鑒於此，美國迪士
尼公司宣布其出品的面向家庭觀眾的電影，將杜絕吸煙鏡
頭。歐洲很多國家也直接將警示觀眾的 「電影中有吸煙鏡
頭」的字樣貼在海報上。可在我國，屢屢喊 「戒」而又毫
無約束力的行政律令，常常因影視編導人員不作為而每每
流產。

的確，影視作品控煙努力之所以屢陷困窘之境，首先
與某些影視編導自身的頑固理念有關。有編導認為，沒了
吸煙鏡頭，便將降低劇情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水準。更有某
大牌導演叫陣 「影視禁煙令」， 「魯迅不抽煙還是魯迅嗎
？」筆者不禁要反問之，難道作為思想家的魯迅，構成其
形象的最首要文化符號，就是煙不離嘴的 「煙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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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的阿斯派靈山，
位於南阿爾卑斯山南部。

最早乘獨木舟踏上這片
土地的毛利人，稱它為 「卡
希卡提亞」，意思是閃閃發
光的山峰。它靜靜矗立於此

，壁立千仞，閒雲野鶴。
在這片遼闊而崎嶇的荒野間，孤獨地座落

着一棟建築──鸚鵡小木屋。從外表看，只是
一個普通的山中小屋。但裡面結構緊湊，所有
設施都最大限度的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就連木
板牆壁上的壁掛畫，都是木頭邊框加碳描構成
的。 「人」字型的屋頂，一側延伸出四條滑梯
似的 「木手臂」，連接着廊簷上幾隻矮胖的圓
形木桶。這是從屋頂收集雨水用的，而廢水則
用直升機送下山去，以免危害環境。屋裡的用
電，全部來自太陽能和風能。這裡是真正的荒
野，沒有一點點人工雕琢的摻假。透過木屋的
窗戶，整個阿斯派靈山國家公園，盡收眼底：
湖水是湛藍的，山石是雪白的，野草是金黃的
，柏樹是翠綠的……

這裡的毛利人認為，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都
有生命，萬事萬物都以一種精神力量相互連接
，他們又稱自己是 「唐加塔環努瓦」，意思是
大地的子民。他們與環境有着一種神聖的關係
，為了維繫這種神聖的關係，他們向來到這裡
觀光的世界各地的遊客，提出了一種具有建設
性的方法，來幫助抵銷遊客所製造的廢氣排放
，讓你在這自然質樸，古老聖潔的天堂裡，減
輕一些負罪感。

當遊客依依不捨，行將告別這裡的時候，
披髮赤足，穿裙裸臂的毛利嚮導，會熱情地帶
你去一個苗圃選購一棵樹，讓你把樹種在山上

。這時候，大多數對新西蘭歷史有所了解的遊客，會挑選一棵
貝殼杉。貝殼杉是這塊土地上特有的大型常綠樹種，不光高大
且壽命很長。（地球上只有四五個樹種，可以活到三千歲。貝
殼杉就是其中之一。）更有趣的是，貝殼杉周身奇特的鱗狀樹
皮，還有一個迷人的傳說：講的是貝殼杉和鯨魚很久以前互換
了皮膚。因為貝殼杉的樹皮呈鱗狀，富含樹脂。而抹香鯨的皮
膚疙疙瘩瘩，看起來像樹皮。

遊客在這裡栽下去的每一棵樹都繫有標籤，可以通過互聯
網像關心自己的孩子一般，關注那棵樹的生長情況。讓人動容
的是，而今你栽下一棵貝殼杉，直到你的孫子的孫子的孩子都
能夠看到它的存在。參天的貝殼杉製造固定碳的能力異常強盛
，相當於普通森林的兩倍，用心的保護、栽種貝殼杉，可以改
變整個星球的氣候。

貝殼杉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築材料之一。它的樹幹可以切割
成又長又寬的優質木板。毛利人對古樹懷有特殊的敬意。樹木
經常被視為力量和持久的象徵，它們通常與時間和永恆相連接
。億萬年來，阿斯派靈的山峰上，覆蓋着雄偉的貝殼杉森林。
只可惜，現今殘存的原始林只有百分之一。

毛利人並非天生的環境保護者，在歐洲人和文明文化到來
之前，毛利人已經砍伐了大部分的森林，又因過度捕獵而導致
一些物種的滅絕。但是現在，毛利人形成了一種 「我們即大地
，大地即我們，我們與大地是一體的」的綠色概念。每當他們
做自我介紹時，都要先說他們來自自然，來自大地，然後才說
自己的姓名。他們認為，河流山川連着他們的血脈，養育着他
們的魂魄，大地山川就是人類自己。人類有責任保護物質世界
，包括陸地，海洋和天空。

因此，當世界的許多地方都在自掘墳墓的時候，毛利人卻
建造希望的高山。讓小小的新西蘭，正以一種微妙的平衡之道
，吸引世人的眼球，成為追求和諧環境的典範。

佛家有句話叫 「一葉一菩
提，一花一世界」，其實，一
本書也是一個世界，一個高度
濃縮了的世界。因此，書中亦
五味俱全。

酸。有時，那種酸是源於
家鄉酸菜的酸。酸得讓人流口水，讓人吃了上頓還
想下頓。大魚大肉常吃會犯膩，會倒胃，會消化不
良，會吃啥啥不香。而家鄉的酸菜則百吃不厭，這
點很像大眾通俗讀物。有時，那種酸是青澀楊梅之
酸。酸得讓人牙根癢癢，讓人胃腸裡泛酸水。少男
少女們鍾情的言情小說，就充斥着這種味道。至於
書籍中的精品或者經典，則是另一種酸──那種酸

是山西老陳醋的酸，那種酸源於純糧食的能量轉換
。到任何時候，經典都是永不過時的精神食糧。

甜。那種甜絕無異類──分明是一種蜂蜜的甜
。辛苦的作者是一隻隻辛勤的工蜂，忙忙碌碌，採
得百花釀成甜蜜。而沉浸書中的讀者，分明就是那
坐享其成的蜂王──啜飲着工蜂們釀就的瓊漿，品
味着沁人心脾的甘甜。

苦。喧鬧滋生狂妄，慎獨衍生思想。因此，書
中之苦是一種遠離塵囂的寂寞之苦。寫書是件苦差
事，是件好漢不願幹懶漢幹不了的苦差事。昔日，
曹雪芹蒲松齡為寫書貧困一生；當代路遙為寫書英
年早逝。

當然，相對來說讀書要輕鬆得多，但沒有遠離

歌舞遠離酒吧遠離應酬的苦心，讀不來書，讀不好
書。

辣。有人說，盛世文章不喜辣。其實，辣是任
何時期文章中不可或缺的調料之一。

現在的文章雖沒有了魯迅匕首投槍的辛辣，但
借古喻今的評說，針砭時政的言論，仍讓人感到有
一股深入骨髓的辣味在瀰漫。

鹹。那點鹹，來自鹽，來自於癡心讀者淚水中
的那點鹽。文章是傳遞情感的絕妙載體，那淚水無
論來自快樂，還是憂傷，還是無奈，記錄的是同樣
的陶醉，同樣的身臨其境。

一句話，正因為那點鹹，多姿多彩的生活才得
以最真實的沉澱。

最近，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
在上海病逝，消息傳出，萬人悲悼。此
刻，她那句 「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
唱戲」的名言再一次響起在我的耳畔。

袁雪芬出身貧寒，她的父親是浙江
嵊縣農村的教書先生。幼小的袁雪芬為

了分擔家庭的負擔，也為了女子的自立，毅然逃出家門，
進了戲班學戲。後來隨戲班輾轉來到上海。上個世紀三、
四十年代，上海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冒險家的樂園。
處於社會底層的被稱為 「戲子」的演員，特別是女演員，
隨時有遭受蹂躪，或被腐蝕吞噬的危險。所以，不少女演
員拜有財有勢的人為 「過房爺」、 「過房娘」。但袁雪芬
對這些非常厭惡，她身穿一件藍布的旗袍，梳一條長辮子
，而且吃素食，拒絕聞人的堂會及各種應酬。她尊奉的是
「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唱戲」的信條，做到了 「出污

泥而不染」。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袁雪芬是一位勇於改革和創新的越劇藝術家。越劇原

來只是浙江農村的一種小戲，底子很薄，要想在競爭激烈
的上海舞台上立足，必須在內容和形式各方面進行改革，
使之豐富完善。袁雪芬提出了一個想法，就是越劇要尋求
兩個 「奶娘」，一個是崑曲，一個是話劇。後來的實踐證
明這個想法是對的，這兩方面的營養與越劇自身的藝術肌
體結合起來，致使越劇逐漸成為既有典雅風格又具有生活
氣息和藝術活力的新興劇種。

認認真真唱戲，必須要多演好戲。袁雪芬一直致力於
編演新的劇碼，提高藝術品質。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
，袁雪芬和尹桂芳等就努力宣導編導制。一九四二年，上
海大來劇場請袁雪芬領銜演出，袁雪芬給老闆提出的條件
之一，就是要建立編導制，她寧願拿出自己的包銀來請編

劇，陸續請了韓義、南薇等編劇。編演了《香妃》、《木
蘭從軍》、《王昭君》等新戲。一九四六年她領銜的雪聲
劇團又首次把魯迅的名著《祝福》改編成《祥林嫂》，搬
上了越劇舞台，引起了上海文藝界的廣泛關注。一九四七
年七月，為了衝破劇場老闆的控制，為了自建劇場和創辦
培養越劇演員的學館，袁雪芬與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
、范瑞娟、徐玉蘭、傅全香、張桂鳳、吳小樓、徐天紅等
（後被稱為 「越劇十姐妹」）聯袂義演《山河戀》，這稱
得上是轟動滬上的一個事件。袁雪芬在藝術方面也銳意創
新，一九四三年，她在演出《香妃》時，與琴師周寶財合
作創造了越劇新的唱腔 「尺調」，很大程度上豐富了越劇
的音樂。而且在長期演出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獨具質樸委婉
、深沉含蓄風格的袁派唱腔。通過袁雪芬和眾多越劇姐妹
的共同努力，到四十年代末越劇在上海已經成為極受廣大
觀眾追捧的重要戲曲劇種了。

新中國成立後，袁雪芬先後出任華東越劇實驗劇團團
長、上海越劇院院長。她十分重視劇院的劇碼建設工作，
一九五一年秋就整理排演《梁山伯與祝英台》，一九五三
年袁雪芬與范瑞娟拍攝了影片，這是我國第一部國產彩色
戲曲影片，一經放映，風靡全國。一九五四年周恩來總理
將這部影片帶到日內瓦放映，引起轟動，被譽為 「中國的
羅密歐與朱麗葉」。後來袁雪芬又出演了《西廂記》，在
越劇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一位性格複雜而又鮮明的相國千金
的藝術形象。一九五八年，袁雪芬領導的越劇院又編演了
《紅樓夢》，成為廣受歡迎、常演不衰的經典。一九六○
年十二月，白彥、袁雪芬率上海越劇團赴香港演出《西廂
記》、《紅樓夢》、《碧玉簪》等劇，譽滿港九。

「文革」中，袁雪芬遭受難以想像的殘酷迫害。粉碎
「四人幫」後，袁雪芬復任上海越劇院院長，她此時雖然

已年過半百，但仍活躍在舞台。一九七七年上海越劇院復
排《祥林嫂》，這次由袁雪芬飾下半場的祥林嫂。袁雪芬
每天很早就到劇場化好妝，從第一場開始就在舞台側幕仔
細看戲。有人問她： 「老袁，你上半場沒有戲，為啥來得
這麼早？」她笑笑說： 「看了上半場，下半場人物的感情
才貫穿得下去。」一九七八年，《祥林嫂》拍攝電影，袁
雪芬為免服裝坐皺，竟接連一天一夜沒有坐一下。那次為
了趕時間，連開了好幾個夜車，最後一次從晚上拍攝到清
晨八點半，劇中的祥林嫂倒在雪地裡死了，而袁雪芬卻
因過度疲勞，倒下後，竟在台上睡着了。

如今，袁雪芬走了，但是她在越劇舞台上塑造的藝術
形象將永遠活在觀眾的心裡，她的高尚戲德和人格魅力也
將影響幾代戲劇人。

冬
去
春
來
，
百
花
盛
開
，
正
是
賞
花
的
大
好
時
節
。
其
實
花
不
但
可
供
觀
賞
也
可
成
為

美
食
。
自
古
迄
今
，
無
論
朝
野
，
人
們
都
把
食
花
視
為
美
事
，
因
而
鮮
花
美
食
頗
受
歡
迎
。

食
花
之
俗
歷
史
悠
久
，
遠
古
的
先
民
在
尋
食
植
物
時
，
便
吃
過
各
種
鮮
花
。
如
果
從
有

文
字
記
載
算
起
，
少
說
也
有
兩
三
千
年
。
《
呂
氏
春
秋
》
上
說
，
早
在
商
代
，
精
通
烹
調
術

的
大
臣
伊
尹
就
善
於
用
﹁壽
木
之
華
﹂
（
樹
花
）
製
作
美
味
。
屈
原
在
《
離
騷
》
中
也
說
：

﹁朝
飲
木
蘭
之
墜
露
兮
，
夕
餐
秋
菊
之
落
英
。
﹂
。
以
後
歷
朝
歷
代
，
食
花
之
風
久
盛
不
衰

，
而
且
吃
的
範
圍
更
廣
，
形
式
更
加
多
樣
，
並
留
下
不
少
軼
事
佳
話
。

食
花
的
方
法
，
比
較
簡
單
的
是
將
花
直
接
吃
下
或
用
以
釀
酒
、
佐
酒
。
據
《
西
京
雜
記

》
記
載
：
﹁菊
華
（
花
）
舒
時
，
並
採
莖
葉
，
雜
黍
米
釀
之
，
至
來
年
九
月
九
日
始
熟
，
就

飲
焉
，
故
謂
之
菊
華
（
花
）
酒
。
﹂
這
說
明
遠
在
漢
代
，
人
們
就
已
懂
得
用
菊
花
釀
酒
。
晉

代
以
後
，
此
風
更
盛
，
梁
簡
文
帝
的
《
采
菊
篇
》
詩
就
生
動
地
記
述
了
當
時
採
菊
釀
酒
的
盛

況
。
至
於
食
菊
之
熱
，
陶
淵
明
最
堪
稱
道
。
這
位
詩
人
不
但
在
家
中
自
釀
菊
花
酒
，
飲
酒
時

還
將
菊
花
瓣
灑
入
酒
中
，
謂
之
﹁其
中
香
醇
，
自
得
其
味
﹂
。
他
還
常
用
菊
花
做
酒
餚
。
據

檀
道
鸞
的
《
續
晉
陽
秋
》
記
載
：
﹁陶
潛
九
月
九
日
無
酒
，
於
宅
邊
東
籬
下
菊
叢
中
，
摘
盈

把
，
坐
其
側
。
未
幾
，
望
見
一
白
衣
人
至
，
乃
刺
史
王
宏
送
酒
也
。
即
便
就
酌
而
後
歸
。
﹂

他
把
大
把
菊
花
當
酒
餚
吞
食
，
實
在
豪
放
得
可
以
。
這
種
高
雅
的
飲
酒
方

式
，
遂
被
後
世
傳
為
美
談
。
﹁白
衣
送
酒
﹂
的
典
故
，
就
出
於
此
。

唐
宋
以
後
，
人
們
食
花
的
方
式
更
進
了
一
步
，
多
用
鮮
花
製
作
美
食

。
唐
代
把
桂
花
、
菊
花
製
作
的
桂
花
糕
、
菊
花
糕
等
視
為
宴
席
珍
品
，
皇

室
食
之
成
風
。
據
《
隋
唐
佳
話
錄
》
記
載
：
武
則
天
每
到
花
朝
日
（
農
曆

的
二
月
十
五
日
）
都
去
遊
園
賞
花
，
同
時
令
宮
女
採
集
百
花
，
和
米
搗
碎

，
蒸
成
﹁百
花
糕
﹂
賞
賜
給
文
武
百
官
。
她
本
人
則
十
分
喜
歡
用
松
花
製

作
的
﹁小
精
糕
﹂
。
宋
代
用
鮮
花
製
作
的
美
食
品
類
更
多
，
僅
《
山
家
清

供
》
中
就
記
載
了
十
五
種
，
其
中
包
括
梅
花
湯
餅
、
菊
花
粥
、
梅
粥
、
蜜

漬
梅
花
、
不
寒
齋
（
梅
花
）
等
。
這
些
美
食
都
很
講
究
。
如
一
道
叫
﹁雪

霞
羹
﹂
的
菜
，
是
將
芙
蓉
花
掐
心
去
蒂
後
，
加
寬
湯
和
豆
腐
一
起
燉
煮
而

成
。
此
菜
紅
白
兩
色
相
映
，
如
霽
雪
初
霞
，
艷
麗
動
人

，
味
美
可
口
，
很
受
時
人
歡
迎
。
大
詩
人
蘇
東
坡
也
深

諳
此
道
。
《
酒
小
史
》
上
說
，
蘇
東
坡
守
定
州
時
，
在

曲
陽
得
松
花
釀
酒
法
。
他
將
松
花
、
槐
花
、
杏
花
入
飯

共
蒸
，
密
封
數
日
後
成
酒
。
他
還
在
《
松
醪
賦
》
中
寫

道
：
﹁一
斤
松
花
不
可
少
，
八
両
蒲
黃
切
莫
炒
，
槐
花

杏
花
各
五
錢
，
兩
斤
白
蜜
一
齊
搗
。
吃
也
好
，
浴
也
好

，
紅
白
容
顏
直
到
老
。
﹂
這
詩
通
俗
地
介
紹
了
﹁松
醪
﹂
的
製
法
及
其
養

生
、
美
顏
功
能
。
相
比
陶
淵
明
的
豪
放
，
蘇
東
坡
更
為
務
實
。

還
有
些
文
人
雅
士
，
食
花
的
方
式
更
為
高
雅
。
他
們
既
靠
種
花
維
持

生
計
，
又
從
花
中
吸
收
精
神
營
養
，
寫
出
傳
世
佳
作
。
如
北
宋
著
名
的
隱

逸
詩
人
林
和
靖
，
性
情
淡
泊
，
愛
梅
如
命
。
他
在
居
室
前
後
種
了
三
百
六

十
多
株
梅
花
，
每
當
梅
子
成
熟
時
，
便
採
下
賣
掉
，
將
每
一
株
的
梅
子
賣

得
的
錢
包
成
一
包
，
投
入
瓦
罐
，
每
天
取
一
包
做
生
活
費
。
待
瓦
罐
空
了

，
剛
好
過
完
一
年
，
新
梅
子
又
好
賣
錢
了
。
不
僅
如
此
，
他
日
日
與
梅
花

相
近
相
親
，
梅
花
的
冰
清
玉
潔
、
傲
岸
孤
高
、
堅
貞
不
屈
等
高
貴
品
質
深

深
地
打
動
了
他
，
影
響
着
他
，
激
發
了
他
的
創
作
靈
感
，
使
他
寫
出
了
千

古
名
詩
《
山
園
小
梅
》
。

像
林
和
靖
這
樣
以
花
為
生
的
，
還
有
一
位
明
代
著
名
畫
家
唐
伯
虎
。
這
位
風
流
才
子
特

別
喜
歡
桃
花
，
三
十
六
歲
時
選
中
了
蘇
州
城
北
的
桃
花
塢
，
建
了
一
處
幽
雅
清
閒
的
家
園

﹁桃
花
庵
﹂
。
庵
中
種
滿
桃
樹
，
他
就
住
在
桃
花
叢
中
，
自
號
﹁桃
花
庵
主
﹂
。
他
的
《
桃

花
庵
歌
》
詩
中
說
他
靠
賣
桃
花
換
來
酒
錢
，
酒
醒
時
終
日
徜
徉
於
花
叢
，
酒
醉
時
就
在
花
下

酣
眠
。
桃
花
是
他
的
生
活
依
靠
，
桃
林
是
他
的
精
神
樂
園
。
在
這
﹁桃
花
園
﹂
中
，
他
逍
遙

自
在
，
無
拘
無
束
，
生
活
得
如
同
神
仙
一
般
…
…

過
去
在
我
們
家
鄉
，
每
到
春
末
夏
初
、
青
黃
不
接
時
，
人
們
常
採
食
花
葉
充
飢
。
花
中

最
受
歡
迎
的
是
洋
槐
花
。
它
不
但
分
布
廣
泛
，
花
色
美
麗
，
味
道
香
甜
，
而
且
開
得
正
當
其

時
。
人
們
將
串
串
潔
白
如
玉
的
洋
槐
花
採
回
家
中
，
用
水
洗
淨
後
，
再
摻
上
一
點
豆
麵
，
做

成
菜
糰
，
放
到
鍋
裡
蒸
熟
後
即
可
食
。
我
們
孩
子
很
喜
歡
這
種
菜
糰
，
常
常
捧
在
手
裡
，
跑

到
街
上
，
邊
吃
邊
唱
：

洋
槐
花
啊
，
白
燦
燦
。
採
來
槐
花
做
菜
糰
。
菜
糰
香
，
菜
糰
甜
，
吃
進
肚
裡
抗
飢
寒
。

菜
糰
甜
，
菜
糰
香
，
吃
了
菜
糰
度
饑
荒
…
…

幾
句
通
俗
的
童
謠
，
唱
出
了
貧
窮
中
的
樂
觀
，
也
唱
出
了
人
們
對
洋
槐
花
的
鍾
愛
。
對

當
時
多
災
多
難
的
窮
人
來
說
，
吃
着
洋
槐
花
度
過
荒
年
，
已
經
是
很
不
錯
的
了

特殊年代的僑匯兌換券
林長華

影
視
劇
需

﹁戒
煙
﹂

周
士
君

袁雪芬的戲劇人生
沈鴻鑫

閒
品
書
味

鄧
榮
河

以花為食美事多 戴永夏

毛
利
人
和
貝
殼
杉

呂

麥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星期六

已
經
退
出
歷
史
舞
台
的
僑
匯
兌
換
券

林
長
華
攝

二〇一一年香港花卉展上鬱金香怒放 （資料圖片）


